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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平凡

真的......很久沒這樣直視陽光了。

微微的陽光，崩壞的天花及四濺的鮮血。
明明很想逃走，但又全身無力。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自己對自己提出的疑問，沒有得到解答。
我現在正倒在大埔超級城的瓦礫上。
身邊滿身鮮血的，是我深愛的女人。

至少，讓我再一次抓緊妳的手。
躺在身旁的，是自己親手傷及的至親之人，
我用自己僅餘那不似人形的左手，不斷的肓目摸索。

碰到了，
但是抓不緊。

身體慢慢的冰冷起來，
被陽光照著，很暖，很舒服呢。

眼晴慢慢的合上，
為的就只是，想逃離這殘酷的現實......

————————————————————

香港。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各地的人也慕名而來。
鬧市中穿插著各式的人和物，令到這城市五光十色。

而我，廖冴空。
應該連當中的一點也算不上。
「喂，喂！」
正在咬著飲管的我，被一把活潑的聲線叫醒。
「嗯，怎麼了嗎？」
「你又在發呆了呢。」

我現在正身處於新達的麥當勞中，
坐在我對面的，是我的青梅竹馬，陳賴妍。
要問我們為什麼在這裡的話，我只能跟你說我們是在消磨時間。
我和她也是應屆文憑試考生，為了未來我們都十分認真的溫習。
啊，更正。努力的其實只有我。

「一整天都在上課很累的啊，妳就讓我發一發呆吧。」
「我就跟你說，你一定是太認真了。這樣對身體不好啊！」
「我說認真是必須的吧。我可是很擔心妳。」



「不用你管呢。我可是早有準備。」
「是的，是的。你又一下子用了六包蕃茄醬。妳到底是吃薯條，還是喝蕃茄醬？」
「我就喜歡這樣吃啊。」

說著說著，原來已經差不多到達我動身的時間了。
我為了一直保持好成績，可是把溫習時間表排得滿滿的。

「好，我差不多要出發去旺角補習了。」
「喂，你的包還沒吃完呢！」
「妳幫我吃掉吧，我知妳不會拒絕的。」
「當然！」

就這樣，我背起沉重的書包飛奔去閘口。
迅速的穿過人群，快步的走上月台。
順利的擠入了車箱。

這樣的程序對我來說已經是例行公事，
每天六時多起床，七時多到校。
四時多放學，然後六時多補習。
這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平凡生活。

平凡，雖然被不少人視作貶義詞，但我十分珍重他。
我相信平凡是和平的基本，所有人也是一樣平凡無比的話，
就沒有衝突可言。
沒有衝突，就能形成一個和平的社群。
所以，我喜歡平凡，不想改變......

不消一會，火車就已經到達目的地。
我也順利的抵達補習社。

唔，比預期早到銀座廣場了，
可以周圍走走呢。
當我打算前往附近的商場時，
我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坐了在麥當勞門口旁。

那小女孩又坐在那裡了。
雖不是什麼熟人，但她的容貌我可是記得很清楚。
那是一個應該九歲多的小女孩，有一頭及頸的短髮，瀏海長得把左眼蓋著。
她一直也只穿着一套破假的校服，然後一臉茫然的坐在那發呆。

從我第一日開始來這裡補習時，
我就見她坐在那裡。
往後每次也在同樣的地方坐著，
而在我補習完結時，她就會消失。

她是在等人嗎？
雖然腦中有很多問題想問她，



但又不敢開口。

算了，還是快點去商場吧。
我就這樣在她身旁刷過，
靜靜的往商場進發。

時間過得很快，
看了幾家店後，補習的時間也到了。

進了課室，助教也開始播放錄影。
我坐在最後一排座位，專心的聽書。

呼......好累。
一整天的疲勞在我坐下的那一刻，
一下子釋放了出來。
整個身體也軟弱無力，
冰冷的桌面顯得特別誘人。

眼皮慢慢開始下垂，視線也開始模糊。
我就這樣，靜靜的進入夢鄉。

唔......竟然睡著了，等我還向妍說教，自己不也是同一樣子。
抹了抹眼水，橫顧了周圍，空無一人。
教室裡一人也沒有，難道是下課了？但應該會有人把我叫醒吧，真奇怪。
我把文具及筆記放回書包中，然後走出門口。

到底怎麼了......？
原應人山人海的補習社現在空無一人，
不止學生，連工作人員也完全蹤影全無。
心裡的不安不斷膨脹，愈想愈不對勁。

現在的時間是？
我急燥的把褲袋中的手機拿出來，
然後打上解鎖密碼。

現在己經是兩時多了！
我開始補習的時間是六時四十五分左右，
我怎麼也不可能睡了差不多八小時，也沒有人把我趕走吧?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呆站在空無一人的接待處，認真的重整自己的思緒。
如此同時，一陣聲音傳入了我的耳朵。

那是腳步聲？
我現在身處二樓的接待處，在我右邊是電梯及通往樓梯的通道。
而腳步聲是從樓梯傳來的。



我立刻拔腿就跑，衝向聲音的來源。
到了樓梯後，我立刻看到一個在下樓梯的人影。
那是一個男人的背影，其身形纖瘦，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襯衫。
其奔跑的姿態十分狼狽，像是在逃避什麼似的。

「慢著！」
我大聲的對著他叫喊，但他無視了我的聲音，只一腦子的衝向第一層。
麻煩！
腦裡吐出悶聲後，我的雙腿也應聲行動。
雖然沉重的書包給我加添了一層重量，但我依然緊隨其後。
一級又一級，G樓電梯大堂的燈光也愈趨耀眼。
到達大堂後，男人直接穿過了它，向著門口及大街的方向跑去。

我也追逐著其背影，走到了大街。
男人停下了腳步，呆若木雞的站在街道中心。
終於追上你了！
正當我心中一絲欣喜，打算伸手拍他肩膊時。
男人突然向前彎下身子，雙手放胸。

突如其來的閃避令到我退後了一步。
我凝重的緊瞪著男人，發現他正發出一些怪聲。

「嘔......！嘔......！」
他在嘔吐。
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退了一步的腳傳來了詭異的觸感。
那觸感像是膏狀，質感十分滑溜，而且周圍水水的。

我把視線轉向左腳的腳踝，試圖確認觸感的來源。
映入眼簾的，是一堆血色的肉塊，而且量非常之多。
雖然還未能準確的肯定其「主人」，但其實只要再將視線移右一點的話，所有事情就一目了然。

那裡，有一隻人類的左手。
也代表這堆肉塊，是人類的。

瞭解到這一事實的我，腦袋一片空白。
不知道是因為不安，恐懼，還是焦慮。
但我腦袋不能思考，只能站在原地沉重的呼吸。

把我從空白中喚醒的，是剛才嘔吐的男人。
他焦慮無力的跑向我，其緊緊的抓住我的右手，把我拉向其身旁。
他現在呈跪地的姿態，遠看的話就像在向我跪地求饒。
我看著他的臉孔，他的雙頰因恐懼而消瘦，眼晴也因焦躁而擴張得無比巨大。
面色極其蒼白，簡直如同一個活死人。

「你也是獵人吧！求你了，救救我！」
「...你到底在說什麼？」
「求你了！求你了！要不然下個血屍殺的就是我了！」



男人的心理已經完全失常，其不斷的說一些聽不明白的話語，一邊瘋狂似的搖晃我的身體。
「你夠了啊！」
不能再忍受其態度，我猛然的一手甩開了他。
男人被甩倒了在地上，其沒有再求饒，只是捲起身體的在地上哭泣。

不安的，不止你啊！
我到現在還完全不能理解狀況，
為什麼有人死了？什麼是獵人？什麼是血屍？
更重要的，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這一切一切也需要答案，而且儘快！

就在我打算評估環境的時候，
一陣冷酷的氣息從背後襲來。
我立刻轉身，看著那個「來源」。

「啊，終於找到你了，沒有來開幕禮的獵人。」
「...吓？」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
其身材高挑，上身穿著整齊的黑色西裝，下身是一條灰色的西褲及一雙光滑的皮鞋。
他的語氣從容不迫，根本不將在旁的屍體當作一回事。

「你知道我費了多少時間找你嗎？」
「你到底是誰？這裡又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快給我解釋！」
一直積累的壓力令到我也焦躁起來了。
我憤怒的向著面具男大叫，然後恨瞪著他。
但他好像不當作一回事一樣，懶散的攤開雙手說道。

「什麼啊？明明是你沒來開幕禮，還這麼無禮的向我大喊。」
「少給我在那擺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
「嘛，算了。我大人不見少人過，反正我本來找你也是要向你說明一切。」
話畢，面具男就向我深深的鞠了一個躬。

「廖冴空。歡迎，來到血屍狩獵。」
面對突然的歡迎，我只露出一副詫異的表情，呆站在其面前。
面具男鞠躬後，開始在原地打轉。

「說全名真的好麻煩，我以後就叫你空吧。」
「......」
「空，你是被社會所選中的其中一位英雄啊。你需要帥氣的去狩獵無惡不作的怪物呢，是否很期待，
很想快點開始啊？」

英雄？怪物？
他的解釋在我面前儘是些由不明字詞所構成的空語。
我是被選中的英雄？别跟我開玩笑了！
我連自己的未來也未能管理，别跟我說拯救世界。



面具男站在原地打量了我一下。
然後垂頭的開口道。
「唔...你的表情怎麼一點也不期待？真失望。好的，那麼讓我說一些更具鼓勵性的說話吧！」
「吓...？」
「你要狩獵的怪物，名叫「血屍」。他是一種需要吸收大量人血才能生存的怪物。其在飢餓時生性會
變得極其殘暴。而且鎖定獵物後，在把他們斬成肉醬前也不會擺免。」
「所以...那些屍體！」

我驚訝的望著屍體，
腦海裡不禁浮現出其被砍成肉醬的過程，
心口一陣嘔吐的悶意。

「更加重要的是！...」
「唔？」
「他......就在你們身後呢！」
「什麼！」

我猛然的轉身，第一時間映入眼睛的，是一隻站在商場頂的怪物。
其體形大得像一輛貨櫃車，身體大約有兩層樓高。
其以四腳爬行，背上有一對類似翼的器官。
頭部長得像一個沒有肌肉的野獸頭骨，頭上長著四隻向外伸延的巨角。
而其口中，啃著一位女人的上半身。

這，就是我要狩獵的怪物......？
心頭湧上一陣絕望，四肢也因恐懼而動彈不得。
把我從這狀態抽出的，是面具男的補充。

「補充一下，他現在非常餓呢。」
得要逃走！
我立刻背對血屍全力奔跑！
我用右手把在地的男人也拉走了，
再怎麼說，要我見死不救我是辦不到的。

在奔跑的同時，耳邊也聽到從遠處傳來的面具男聲線。
「狩獵與被狩獵是相對的啊。如果你不好好表現，英雄就會反變成獵物！
所以讓我好好期待吧，獵人！！」

面具男的聲線愈趨微弱，
反之，傳入耳朵的，是從背後傳來，響徹一切的咆哮聲。

「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敢向後看，只能希望那絕望的腳步聲不要太快接近。
在無人的街道上，面具男靜靜的自言自語。
「Happy Hunting.」

我漫無目的的逃跑，只希望能脫離這一絕望的現實。
但我還未知道，這一絕望，將更進一步漫延......



我的悲劇，
現在才剛剛開始。



第二章：獵殺

在遠處的天台上，一名戴著面具的男子正單手把玩著兩顆骰子。
骰子在手指間穿插，無論骰子如何轉動，也不能逃離男子的掌心。
他仿佛就在說明自己完全掌控著狀況似的。

手掌合上，骰子被緊緊的握住。
面具下的面孔露出了一絲微笑，男子將視線移向稍遠的商場。
開始自言自語了起來。

「兩顆正在掙扎的骰子。一顆是深藏不露的金魚草，另一顆是活在夢鄉的羽扇豆。兩顆骰子的碰撞，
會引起怎樣的震動呢？真是令人期待啊，獵人。」
話畢，男子便仰望夜空，繼續把玩著手中的骰子......

「呼...呼...」
全身震抖，滿身冷汗，呼吸異常急速。
這就是現在的我。

雖說是暫時擺脫了血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還在這一商場中。
全力逃跑後，我跟男人逃進了一個商場。
血屍因入口太小而沒能順利進入，但當我們以為成功逃脫的時候。
入口傳來了一陣破碎的聲音，他強行衝進來了。
我們現在正躲在商場大廳旁的店舖，我們兩人以其櫃面作掩護，不時留意著大廳的狀況。

現在的狀況真的糟透了...
完全不知道敵人的所在地，而且更加沒有任何的對抗手段。
那種怪物真的有可能以人類之身殺死嗎？現在根本只是單方面的虐殺。
不行，不可以這樣快就放棄。總會有能逃離的方法。

在我絞盡腦汁思考時，旁邊傳來了一系列的怪聲。
「要死了！對不起，爸爸要死了！對不起！」
我救的男人正在發狂似的胡言亂語，雙手不斷的抓著他的頭髮。

我只能用憐憫的眼神看著他，我雖然救了他，但沒能為他帶來希望。
但是，其實他有可能可以成為我們的希望。
我跟他的差距在於我沒有以往開幕禮。
面具男特意找我解釋一切，就代表在開幕禮中有不少重要的細節。
如果我能得到敵人更多的資訊，有可能可以想到逃走的策略。

「先生，你先冷靜一下。」
我盡量將我的表情調整成冷靜及有自信，希望他能相信我。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膊，他立刻驚嚇的看著我。
「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我丶我？」
「是的。」
他稍微冷靜下來了，得要把握這時機。



「我丶我叫黎銳岡。但在工作時姿態很笨拙，同事都叫我「小丑」。」
「......小丑嗎......」
的確，在樓梯時已經看到他的姿態十分狼狽。被人叫作小丑也不足為奇。
話雖如此，但在這狀況中，叫他「小丑」又好像十分不當。

「我能叫你岡嗎？」
我最後決定這樣稱呼他。
「可丶可以。」
「岡，你是否去了那個開幕禮？」
「是的。」
「有得知什麼關於血屍的資訊嗎？」

我單刀直入的說明我的目的。
因為我們的時間真的所剩無幾。
血屍就在商場中尋找我們，隨便一轉角也有可能跟他四目相投。
在這絕望的情況下，必須儘快的擬定策略。

「在開幕禮中，他有說血屍會被鮮血所吸引。就像鯊魚一樣，嗅到血的味道後，就會喪失理知的追著
其源頭。」
「還有其他嗎？」
「......我丶我不記得了。對不起。」
「不用道歉，你已經幫大忙了。」
面具男也有跟我說過血屍在把獵物砍成肉醬前是不會擺休的。
我們倒可反過來利用這一點。
失去理智也能理解成愚笨，在狂暴時血屍應該會對周圍環境的敏感度降低。
在這環境下我們是最有利的。而要造成這一狀況，我們就需要鮮血，也就是誘餌。

我再一次仔細的觀察了一下商場的環境，商場由三層構成。
我們身處的G樓，要乘電梯前往的一樓，以及最高的二樓。
看清楚一點可以看見商場的頂部有一座巨型的吊燈，其跟地面有一定距離，而且是以兩條鋼索支撐著
。
兩條鋼索與天台的支架相連，而且看來應該可以把吊燈慢慢放下來。

看來，這可行。
「岡，我有辦法了。」
「吓？」
我把因剛才血屍衝擊而偏地都是的玻璃碎撿了起來，
大小剛好，而且十分銳利，正是我想要的姿態。
「岡，我們要行動了。你聽好......」

寂靜的商場，響徹著厚重的腳步聲。
轟！轟！
血屍的每一下走動，也對地面造成強烈的震動。
巨大的身體看似笨重，但其實十分輕盈。
包圍全身的甲殼，重量其實只是如衣服般。
因為血屍全身也有極為發達的肌肉，這些厚重的甲殼對他而言只是一張紙張。



不斷的尋找，還是沒能找到獵物。
但血屍沒有打算放棄，因為現在的他，餓壞了。

一陣引人的香味傳入了血屍的鼻子，
深深的吸了一口，血屍興奮起來了。
因為，那是鮮血的味道。

他迅速的前往氣味的源頭，期待著終於可享受他的晚餐。
到達目的地，那是商場的大廳，而氣味的源頭就在大廳的中央。
血屍興奮的跑向中央，眼前的雖只是一灘鮮血，但對飢餓難耐的他來說，已經是美味的前菜了。
其狼呑虎嚥的舔地上的血，專注得完全沒有留意周圍。

而這正是我想要的機會。
「就是現在！岡！」
「明丶明白了！」

正如我所想，與天台支架相連的鋼索是可以放下的。
而我們也在保安室中找到了控制的機關。
保安室在二樓，而我正在二樓的邊緣觀察著G樓大廳的狀況。

成功把血屍引到大廳的中央。
岡用盡全力的把機關拉下，吊燈因鋼索放下而迅速的衝向地面。
血屍聽到了由上傳來的聲音，發現了吊燈的衝擊。
但已經太遲了。

吊燈重重的擊中血屍的背部，血屍因重擊而倒下了。
但不消一會，便把吊燈推走，再一次站立起來。
其狠狠的瞪著我們兩人，向著我們發出了刺耳的咆哮。

果然這一擊是不可能打倒他的！
到目前為止，所有還在計劃當中。
是時候移至第二階段了！

一開始的大叫其實也是計劃之一，
雖然十分危險，但我們要吸引血屍的注意。
鋼索還是可用的狀態，而血屍也如預期一樣，正站在吊燈上企圖爬上我們的所在地。

「快！把吊燈拉上！」
岡聽到後立刻把機關推上，企圖把吊燈拉回原來的位置。
但因吊燈上站著厚重的血屍，令到鋼索不能拉起吊燈。

就是這樣！
因血屍的重量，鋼索是不可能拉回的。
久而久之，與鋼索相連的天台支架也會......

轟！



支撐不住！
轟的一聲，天台的支架因負擔不起血屍的重量而崩落。
大量的石屎不斷向血屍襲來，血屍也因不斷的衝擊而站立不穩。
久而久之，血屍被大量的石屎埋沒了。

天台的崩落捲起了大量的灰塵。
因視野模糊，我跟岡立刻前往大廳，意圖確認現在的狀況。
我們兩人站在石堆旁，呆滯的看著它。

成功了？
等了良久也没有任何動靜，看來是成功了！
太好了！雖然原本只是想拖延血屍的行動然後爭取時間逃跑。
但看來結果比我們想像中更好，竟把他打倒了！

正當我打算跟岡慶祝成功的時候。
絕望的低哮響起了......

「呼，呼，哈啊啊......！」
他...在笑！？

血屍輕鬆的把堆積在他身上的石堆移開，
然後看著我們，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他...沒有死。
而且，絲毫無損......
眼前的境象令我腦袋完全空白。
心裡只有——「死」。

應幹什麼？突擊？還是逃跑？
要先等他行動嗎？不行，會被殺的。
要逃跑嗎？逃不了，會被殺的。
要放棄嗎？不可以，會被殺的。

腦內所有的想法也是無用的。
所有也只是指向同一結果，
「死」。

思考閉塞，呆若木雞的我。
在意識到現況時，一人已經及早行動了。

刺。
從腰間傳來的冰凉觸感，讓我回到了絕望的現實。
然而，冰涼中帶有一絲的溫暖，這對比令我好奇的看向腰處。

仿如冰的反光外表，鋒利如劍的光滑表面，
以及為其遞上一絲溫暖的鮮血。
我，被玻璃刺傷了......



而且來源是，背後。

「岡，你......」
「哈啊！哈啊！你在這真的幫大忙了！」
「......為...什麼？」
「感謝你！成為了我的「希望」啊！」

話畢，無情的腳向我襲來。
岡面帶笑容的把我踢向血屍。
接著一路發出狂喜的笑聲，向出口跑去。

目送岡離去的我，腦袋沒有任何的想法。
反而覺得很安祥......

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迴盪於商場的慘叫聲，被血屍利刃漸漸砍成肉塊的我。
同樣是從腰間傳來的斬擊，但力度完全不同......

我一半的肋骨，都斷了......
僅僅只是一刀。
我被砍得人仰馬翻，整個人也因斬擊的勁度而停滯於半空。
滯空翻滾一圈，再重重落地。
血屍沒有快速的了結我，仿佛就在快樂的把玩著我一樣......

「嘎...啊啊...哈啊...哈啊...」
血腥味充滿著口腔。
被斬得不似人形的我，只能發出這些無用的叫聲。

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肺好像穿洞了！胃也像是在燃燒一樣。
全身上下也好像被亂斬一樣！

我用我僅剩力氣的右手向前爬動，
無目的地，更無希望，只是希望痛苦能早一點完結......
肚子那好像有什麼物體流出來了......但我沒空理會。

血屍在我爬行的時候也慢慢的跟著我走動。
其走到了我的右邊，舉起了那長在其背部，看似是翼的大劍。
無情的砍了下來。

「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次被奪去的，是右腿。

這次的痛楚完全剝奪了我思考的能力。
我的腦袋只剩下一些奇怪的字眼，從我口中走出。



「媽媽的掌手...爸爸的眼睛...我是乖孩子...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視線開始模糊，思緒開始變得凌亂。

這裡是...花田？
在我的眼裡，商場長滿了花。
有一個白髮的少年，在我面前蹲下了。
「你真是跟以前一樣狼狽呢，冴空。」
「......救我......」
「這狀況是否很有親切感呢？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是......」
「那麼就不需要救啊。更差的狀況你也捱過了。」
「......是啊......」
「合上眼吧，冴空。繼續的，活在甜蜜的夢裡。」
「......啊......」
「很快就能得到解脫了呢。」

少年及花田也消失了。
我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爬到了牆邊，我把背部靠上牆，無力的瞪著血屍。

但這次有所不同。
跟少年對話後，全身的痛楚也一掃而空，面對著面前的「死」，竟然覺得......
高興。

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在臉上擠出一個笑容。
血屍也像是回應我一樣，報以一個猙獰的笑容。

翼劍已經舉起，準備將最後一絲希望也斬斷。
我的身體也準備好了，迎接被切成肉醬的命運。
我依照少年的話語，靜靜的合上眼睛。

「吼啊啊啊！」
血屍興奮的吼叫起來，揮劍的聲音也隨之響起。
死亡也愈臨接近。

太好了，所有痛苦也會一掃而空。
我就在這甜蜜的夢中，永遠沉睡吧......

死亡之劍已經揮下，但原應被送上黃泉的我，依然安然無恙。
我慢慢的睜開眼睛，只見一個細小，凜然的背影站在血屍面前。
其右手拿著一把與他體形不相襯的巨劍，幫我守住了血屍的攻擊。

他是...天使...？
我已經再也沒有力氣了，我再一次合上眼睛，靜靜的任由命運帶路。
無論前往的是天堂，還是地獄......



血屍狩獵報告：
總獵人人數:約1000人
初心獵人：15人
死亡人數：約300人
血屍初次評價：B級
血屍最終評價：S級
狩獵結果：相残平手
備註:轉移獵區


